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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溪草堂医案》论王旭高从五脏论治肝病内涵

黄陈英，张金付*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三明中西医结合医院，福建 三明 365001）
摘 要：通过系统分析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肝病辨治体系，揭示其“五脏论治”的学术特色。从肝论治首辨

虚实，肝实证分肝火、肝风、肝气三型：清肝火宜凉血散瘀，平肝风需分施潜镇与柔养，疏肝气则理气兼治痰瘀。肝

虚证则细辨气、血、阴、阳以调补：补肝血重养血濡络熄风，养肝阴遵滋阴涵阳、忌刚用柔之则，温肝阳常伍益气升

陷之法疗虚寒，补肝气需益气疏肝、健脾固本。由此奠定其肝病辨治框架。从心论治，以“实则泻其子”为则，主张

泻心火以折肝木，并配合滋肾水以防伤阴；同时重视养心神以安肝魂，平息虚风。从脾论治，深化“实脾”思想，主

张通过健脾气以御肝乘、运脾湿以畅木郁、温脾阳以解肝热三法，从调理中焦入手以达疏肝之效。从肺论治，善用

“金克木”之机，通过清泻肺热以制肝火上逆，或滋养肺阴以平肝木，恢复气机升降。从肾论治，遵循“肝肾同源”，

运用“补母”之法，或滋肾阴以涵敛肝阳，或温肾阳以暖散肝寒，从下焦固本。该体系突破“肝病治肝”之局限，强调

通过调理五脏生克关系以平肝调肝，体现了中医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的精髓，为临床诊治复杂肝病提供了系统的思

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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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高原名泰林，以字旭高行世，清代著名医
家，尤精于肝病论治。《西溪书屋夜话录》为其学术
代表作，系统提出“肝气、肝风、肝火”三大纲与“治
肝三十法”，对后世中医肝病诊疗影响极大。其他
重要著作还包括《王旭高医案》《医方歌括》《环溪草
堂医案》等，均为中医学著名医籍。其中，《环溪草
堂医案》以大量真实病案，生动记录了王旭高如何
将治肝大法灵活运用于内外妇儿各科杂病，尤其详
尽展现了其“治肝不独治肝” 以及从五脏相关整体
调燮的圆机活法，强调个体化治疗，对后世有重要
参考价值。本文基于《环溪草堂医案》的记载，探讨
王旭高从五脏论治肝病的理论内涵及临床特点。
1　从肝论治

追溯古今，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论
述了黄疸等肝病的证治，创立了茵陈蒿汤等经典方
剂［1］。《黄帝内经》中提出“肝主筋”“肝开窍于目”等
理论，认为肝病可表现为筋脉拘挛、视力异常等症
状［2］。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提出“肝为刚
脏，非柔润不能调和”的观点［3］，强调了肝体阴而用
阳的生理特点，主张治疗肝病时应注重养肝柔肝。
张元素将肝病分为寒、热、虚、实四大纲领，国医大
师周仲英则分为肝实、肝虚。王旭高对于肝病的辨
证施治进行了独到的梳理，在《环溪草堂医案》将肝
实证分为肝火、肝风、肝气三大类，肝虚证则进一步
细分为气、血、阴、阳以调补［4］99-125。
1.1　肝病实证　王旭高将肝病实证主要归纳为肝
火、肝风、肝气三类，视之为核心病机。此三者皆可

引发诸多变证，故其治疗主张分而治之，以清肝火、

平肝风、疏肝气为基本法则，旨在调和肝脏，正本

清源。

1.1.1　清肝火——栀丹黄配伍以泄火宁络　传统

论治肝病瘀血，多从“肝气郁滞，由气及血”立论，此

乃“气滞血瘀”之常法。然王旭高基于临床，洞察到

了“肝火夹瘀”这一独立证候，针对临床上因肝火所

致的血络瘀滞及出血相关问题（如吐血、经停、少腹

痛、小便淋漓带血等），常以栀子、牡丹皮、大黄这三

味药为基础组方［4］119，258，其构成了治疗“肝火夹瘀”

证的基础核心。三者均能清热凉血止血，但各有偏

颇，栀子清泻肝火，牡丹皮入血分主凉血散瘀，大黄

下瘀热，给邪以出路。如《环溪草堂医案》中，因肝

火乘胃，瘀凝上泛出现的吐血，血色紫而有块时，常

以黑山栀、牡丹皮、大黄炭为主，侧重清热凉血止

血，此病病位在上，并佐以苏子、枇杷叶降逆和中之

品，以求气降血止。在治疗肝火与瘀凝交阻出现的

经停、少腹痛、小便淋漓带血时，同样应用基础组

方。焦山栀较黑山栀凉血止血症状更为突出，治疗

尿血更具有针对性。若兼见经停、少腹痛等症状，

可选用偏于活血的酒炒大黄。病位在下，则佐以车

前子、冬葵子、海金沙等利尿通淋之品。上下病位

虽不同，然其辨证皆立足于肝火与瘀血之病机，用

药则在核心药组基础上，灵活炮制、精准加减，充分

体现了“异病同治”与“辨证论治”的统一。

1.1.2　平肝风——柔养与潜镇分治虚实　王旭高

治肝风时，先辨虚实，遵循“实证潜镇，虚证柔养”的

治则。对于肝血亏虚、虚风内动所致的头眩筋惕，

其治法重在滋养肝体、濡润熄风。治以养血熄风

法，以党参、归身、白芍为君，养血为主，归身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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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酸苦微寒，两者皆可入肝经，二药相伍，正所谓
“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再佐以石决明、刺蒺藜
等熄风安神之品［4］114；对于肝阳亢盛、化风上扰之
证所致的偏头痛，其治法则主以重镇潜阳、直折风
火。治以羚角钩藤汤，以羚羊角、钩藤、石决明、刺
蒺藜平肝熄风为主，临证时，若兼有头面风热，常佐
以桑叶、菊花等轻清疏散之品，以助清利头目［4］108。
1.1.3　疏肝气——理气兼蠲饮化瘀以解兼证　与
张仲景立足于“枢机为本，通畅气机”的疏肝气思想
相比，王旭高在“肝气”领域的贡献体现在其在张仲
景“通”的基础上，提出了“肝气为病，兼证最多”的
深刻见解［4］100，并系统形成了肝气挟饮、挟瘀等证
的完备治法与方药体系。张仲景常以四逆散、小柴
胡汤等方疏利肝胆，王旭高疏肝气常常运用香附疏
肝理气，并始终顾护脾胃，几乎方方不离蔻仁、砂仁
等醒脾之品，疏肝理气同时配合蠲饮温通、化瘀
等法。

对于肝气夹饮所致的脘痛吐酸水，酸水清稀
之症，其病机多为肝气郁结，横逆犯胃，挟中焦痰饮
上逆。王旭高治以苦辛通降、温化水饮为主，旨在
疏肝的同时蠲除痰饮。常用香附为疏肝理气之主
药，配伍黄连、吴茱萸（即左金丸法）辛开苦降，以清
肝和胃、平逆制酸。为温化中焦痰饮，善用干姜、川
椒等大辛大热之品以温散寒饮，并佐以丁香、蔻仁
等芳香之品醒脾化湿，体现了“温中蠲饮以绝其源，
醒脾实土以御肝侮”的用药思路［4］100。

对肝气夹瘀所致的脘痛、肢冷脉伏、头汗淋漓
之症，其病机为肝气郁滞至极，由气分深入血分，导
致气血壅塞，阳气内郁，甚则见脘痛剧烈、肢冷脉
伏、头汗淋漓等气闭血瘀、阳气不达之候。王旭高
治以行气开郁、破瘀通阳为急，常以香附、川楝子疏
解气分之郁，以五灵脂、延胡索、乳香、没药等大队
活血化瘀之品开通血分之结。同时，仍不忘辅以丁
香、蔻仁等辛香之品流通气机、醒悦脾胃，贯彻其

“治肝顾脾”的一贯思想［4］100。
1.2　肝病虚证　叶天士强调要滋阴养血濡养肝
体，未系统区分肝之气血阴阳虚损，王旭高在继承
叶天士养肝柔肝的思想上，针对肝虚提出补肝法，
补肝分为补气、血、阴、阳四类［5］。王旭高补肝血、
肝阴时，与叶天士一样反对辛温燥烈、苦寒攻伐之
品以免伤肝体，均选用平和之药，延续了“忌刚用
柔”的用药原则。《环溪草堂医案》中多以肝之血、
阴、阳不足，故从补血、阴、阳来论述补肝之法。
1.2.1　补肝血——治血虚风动入络　王旭高在叶
天士“久病入络”理论基础上，针对肝血虚证提出了

“血虚风动入络”的独特证治体系。他认为肢体酸
痛、麻木、震颤或拘急等症，其病机核心在于“血虚
为本，风动络阻”。在治法上，王旭高确立了“养血

为主，通络为辅，兼顺脾胃”的原则。与叶天士治络
病侧重“通”法不同，他强调“养”为治本之道，只有
肝血充盈，筋脉得濡，虚风方能自熄，佐以温和通络
之品，而非峻药攻通。同时，他深谙“肝病传脾”之
理，养血方中常兼用健脾益气之药，以资气血生化
之源，体现其整体观。在用药经验上，王旭高形成
了较为固定的配伍规律。养血柔肝，常用制何首
乌、枸杞子、当归、白芍等甘润平和之品，以滋养肝
体。舒筋通络，多选用秦艽、桑枝等药性平和、祛风
兼能润养之品，避免辛燥伤阴。顾护脾胃，则常配
伍茯苓、薏苡仁、白术等健脾渗湿，以固后天之本。
全法度严谨，紧扣病机，为治疗血虚风动、络脉失和
类病证提供了可循的范式［4］104，110。
1.2.2　补肝阴——疗肝肾亏虚生风火　肝火、肝风
之病机多由肝肾亏虚所致，故补肝阴法较为常见，
叶天士善用当归、枸杞子等辛润之品，认为其既能
补肝肾之阴，又能养阴中之阳，补而不滞，温而不
燥，故王旭高在补肝阴的同时兼以补血，使阴有所
化，增强滋阴效果。补肝阴绝非孤立为之，而是与
机体整体的气血阴阳平衡紧密相连。当肝火因于
营阴内亏，从而乘犯阳明时，见牙疳烦眩，兼脾气
虚滞，可于清滋法中重养肝阴兼潜阳，佐健运脾
胃［4］330；当肝火因于肝肾亏虚时，经行后腰痛口干，
目翳瞳散，乃肝肾阴亏、相火上炎，补肝阴、肾阴固
本稍佐黄柏清泄，磁朱丸摄纳浮阳［4］286；当肝风因
于肝肾阴血亏虚时，导致肝风上逆，同时痰涎阻络，
出现头眩心跳，干咳痰少，肩臂不举，足热无力，养
阴补血为主，辅以平肝潜阳，化痰通络，并通过健运
脾胃（党参、茯苓）兼顾后天之本，主要运用生地黄、
沙苑子、枣仁以滋肝阴养血为核心［4］106。
1.2.3　补肝阳——疗虚寒疝气兼气陷　叶天士其
治法侧重于潜肝阳，而对肝阳虚损的论述尚有阐发
空间。王旭高认为，肝体阴用阳，故临床多表现为
肝阳上亢或肝阴不足，但不能因此忽略肝阳亏虚的
情况，因肝阳虚馁、中气下陷，导致寒邪凝滞肝脉而
引起之虚寒性疝气，补肝阳就成为关键的治疗思
路。针对本虚标寒、气陷筋弛之证，王旭高立法甚
为周详，其治法可概括为温养肝阳以散寒，健脾益
气以举陷。其常用方剂以暖肝煎为基础进行化裁，
例如，在治疗一例因劳倦伤筋、元气下陷而致疝气
增大的病案中，王旭高便灵活运用了此法。他在暖
肝煎化裁方（含吴茱萸、小茴香、乌药、当归、枸杞
子、肉苁蓉）的基础上，着重加入党参、白术、茯苓健
脾益气以治本，并佐川楝子疏肝、荔枝核引经散
结［4］262。此案集中体现了其针对肝阳虚兼中气下
陷这一特定病机的完整辨治思路：以温肝药与益气
药相伍为主，稍佐疏理，标本兼顾，验证了上述通用
治法的临床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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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肝论治是王旭高肝病治疗体系的基础。其
以“肝气、肝火、肝风”统括实证，以气、血、阴、阳细
分虚证，构建了层次分明、理法兼备的肝病辨治框
架。不仅完成了对肝脏本脏病机的全面覆盖，也为
其余四脏论治肝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立法原则，奠
定了“五脏论治”的整体框架。
2　从心论治

《难经》提出“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
方”［6］，体现了“实则泻其子”的治法。王旭高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认为“肝实泻心，亦需兼顾肾
水”，强调泻心火以折肝木的同时，尤重滋肾阴敛
阳，以防火劫真阴，形成其“泻南补北、心肝肾同治”
的学术特色。肝藏血，血舍魂，心藏脉，脉舍神，肝
风内动，致肝魂不藏，魂动则神摇，心神失宁，会出
现失眠、惊悸、多梦纷纭之症，如《灵枢》所云“随神
往来者谓之魂”［7］，魂动则神知，故通过泻心火以降
肝火与养心神以平肝风两方面来调和心肝。
2.1　泻心火——降肝火兼滋肾阴　王旭高主张

“泻心火以折肝木，并兼顾滋肾水以固根本”。其临
证时，对于肝火亢盛兼扰心神所致之症，如烦躁不
宁、失眠惊悸、口舌生疮、或兼见出血等，常以黄连、
栀子等直泻心火为主，以达“泻子安母”之效。同
时，他注重防火热伤阴，常在清热泻火方中配伍生
地等滋肾凉血之品，体现了其“清中寓养，泻南不忘
补北”的整体调治思路［4］122-123。其代表方剂常以泻
心汤、导赤散等为基础进行化裁，形成清心泻肝兼
顾滋阴的复合治法。例如，“肝气肝风肝火”一章中
对于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兼有阴伤之证，王旭高以
黄连、栀子清心泻火，配伍生地黄、麦冬等滋阴清
热，并佐以疏肝凉血之品。此法并非针对单一症
状，而是针对“心肝火旺、阴液已伤”这一常见证候
类型的通用治疗范式。
2.2　养心神——平肝风以靖虚阳　对于因阴血亏
虚、肝失濡养所致虚风内动，并伴惊悸、失眠、多梦
纷纭者，王旭高主张养血安神与潜阳熄风并施，尤
重酸收敛肝与质重镇摄相伍。其常用药法为：以酸
枣仁、五味子等酸收之品，敛浮阳、安心神；配当归、
白芍、龙眼肉、柏子仁等滋养阴血，使心肝得濡；佐
以龙骨、牡蛎、石决明等重镇潜阳，以靖风阳［4］121。
如“肝气肝风肝火”中载一患者，因长期茹素、便血，
阴血亏虚，筋脉失养而见骨骱疼酸；虚阳浮越，肝风
内动，上扰心神，故发为心中恐怖、惊叫而醒；肝木
乘脾，则兼见腹胀。王旭高辨此为阴血亏虚、虚风
扰心兼土虚木乘之证，立养血安神、潜阳熄风，佐以
理脾之法。方中以酸枣仁、五味子酸收敛神；当归、
龙眼肉、柏子仁等养血宁心；石决明、牡蛎、龙齿潜
镇肝风；稍佐陈皮、六曲理气健脾。全方紧扣心神
与肝风之关联，以养为体，以镇为用，佐以酸收与

运中。
从心论治肝病，体现了“实则泻其子”与“心神

安定则肝风自平”的调控思想，王旭高巧妙利用了
心肝两脏在五行与神志层面的密切联系。此法在

“五脏论治”体系中起到了关键的横向制约与协同
安定作用，是针对肝病及心、或心肝火旺同病等复
杂病机的重要策略。
3　从脾论治

王旭高认为，通常情况下，五脏遭受病邪时，
虚损脏腑易受邪，脏腑强壮则不受邪，且病邪盛时
易传及他脏，虚弱时病邪相对不易传变，肝病易传
脾［4］102，故肝实除采用疏肝解郁、平抑肝阳法，也常
兼用理气和中法。“肝气肝风肝火”一门中一位患者
出现“呕、眩、头面汗出偏左，肢麻不遂”［4］103，王旭
高认为是由于中气不足，肝木旺盛，木来乘土，调治
以平肝和中为主，王旭高在此案中指出了肝脾的传
变，由此可见“治肝实脾”不仅是预防肝病传变的关
键，同时也是治疗肝病的关键。王旭高既继承张仲
景“肝病实脾”的核心思想，又突破其“预防传变”的
局限，将“实脾”从预防性措施升华为治疗肝病的核
心路径——通过健脾气、运脾湿、温脾阳三法调和
肝脾，形成“治肝必调脾，调脾即治肝”的独特体系。
3.1　扶土抑木——健脾以治木乘　针对临床常见
的因土木失调所致之胃脘痛、吐酸水等症，他认为
其核心病机多属“脾土虚弱，肝木乘侮”，其治疗主
张“扶土以抑木” ，即重在健运中气以固根本，而非
单纯疏肝伐木。其用药常以参、苓、术、草等品健脾
益气，奠定中州［4］100。如“肝气肝风肝火”一门中一
位患者“脘痛攻肋，呕吐酸水，脉细而弦”。王旭高
认为该病机是肝木挟下焦水寒之气，乘于脾胃所
致，即脾弱加肝寒，治以参苓白术散加减健脾益气，
实脾的同时也以防肝木再次乘虚克土；又再予川
椒、炮姜、吴茱萸、桂枝温中祛寒，川椒、吴茱萸等直
入肝经散寒，使木达不横逆，体现“治肝即所以治
脾”的思路。此法对后世治疗慢性胃炎、功能性消
化不良等属脾虚肝寒、气逆酸腐之证，提供了重要
的辨治思路。
3.2　化湿畅木——运脾以疏木郁　王旭高对于湿
浊内蕴、因土壅而致木郁之证，有其独到的辨治心
得。他认为，若湿邪困遏脾土，致中焦气机壅滞，清
阳不升，则可出现神识昏蒙、身热不扬、肢冷脉濡等
症；甚者，因土气壅实，束缚肝木，令其疏泄无权，郁
极而风动，可兼见手指、舌根牵引等似风之象。此
证之“肝风”实为“土壅”之果，病本在于中焦湿阻。
因此，其治疗首重运脾化湿、宣畅中焦 ，以开壅滞
而达木郁。反对过早使用滋腻阴柔之品，以免助湿
碍脾，加重郁结。其在“伏暑”门中一案的治疗过
程，充分体现了此原则。该患者见神蒙、身热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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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冷脉濡及手指牵引等症，初诊时虽用草果、苍术、
干姜等温化湿浊，但兼用了党参、乌梅、生地黄等益
气滋阴之品，反致湿邪留恋，气机愈壅。王旭高后
洞察其弊，抓住“舌苔厚、口甜甚”湿浊征象，果断减
去滋腻之药，专力于燥湿醒脾、宣通气机，终获良
效。此案转折深刻说明，治疗此类因湿致郁、因郁
似风之证，唯有坚持运化中焦湿浊这一根本，使土
气通达，则肝木之郁遏自解，不治风而风自熄。此
法为后世治疗暑湿、痰湿壅滞所致之神识、筋脉
病变，提供了“治风先治湿，治湿先运脾”的清晰
思路［4］44。
3.3　暖土疏木——温脾阳以解郁热　王旭高对于
土寒木郁之证出现的腹痛有其独到见解。此证病
机关键在于脾阳不足，中焦虚寒，致使土壅不运；肝
气疏泄受阻，郁而化热，形成脾寒为本、肝热为标的
寒热错杂局面。临床可见脘腹冷痛、遇寒或劳累加
重，然痛时又可兼见腹中灼热、口干、脉弦等郁热之
象。针对此本寒标热之候，王旭高确立的治则为

“温脾阳以散寒凝，清肝热以解郁滞”。其用药法度
严谨：常以大建中汤合金铃子散来化裁运用。例
如，其在治疗一例因“寒积内伏，脾阳不运”而致腹
痛数年、痛时腹中反觉灼热的病案中，便以此法为
纲。方中以干姜、川椒温中散寒为主，白术健脾为
辅，佐入金铃子散清疏肝经郁热。全方温清同用，
主次分明，正是其治疗“土寒木郁”证候的典型范
例，展示了通过温运中阳以达疏解肝郁的学术特
色［4］242-243。

从脾论治是“五脏论治”体系中“扶土以御木”
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健脾气、运脾湿、温脾阳三
法，恢复脾胃枢纽功能来调节肝之疏泄，是处理肝
脾同病最为常用和关键的环节。并能向上影响于
心肺、向下稳固于肾，提供气血生化之源与气机转
运之枢，是维系五脏功能协同的核心环节。
4　从肺论治

《黄帝内经》中记载“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肝
以升发为宜，肺以肃降为宜，二者对全身气机调节
至关重要［8］。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明确指
出：“肝气太旺，不受金制，反来侮金，致肺失清肃而
呛咳不已，所谓木击金鸣也”，并立“清金制木”为其
治法［9］。与此一脉相承，王旭高在其基础上进一步
将治法区分为“清肺热”与“滋肺阴”两类，形成了

“清金制木”与“佐金平木”并用的肝肺同调体系。
4.1　清金制木——清肺热以制肝火　王旭高认
为，肝火亢盛上逆灼肺所致“木火刑金”证，核心病
机为肝火亢盛，上逆犯肺，导致肺热气逆，失于清
肃。其“清金制木”法要义在于不清肝而清肺，通过
清泄肺热、肃降气机以恢复肺金对肝木的制约［10］。

其用药经验可总结为 3 个层次，① 清泄肺热

以折火：此为直接治法。善用枇杷叶、桑白皮、黄芩
等，旨在直折肝火引发之肺热。例如，针对肝火灼
肺之咳喘、胸胁灼痛，他常以枇杷叶等为核心清泄。
② 肃降肺气以平逆：此为关键治法，必用苏子、杏
仁、旋覆花等肃降肺气，使上逆之火随气而降，以平
息咳、喘、呕、噎。③ 润化痰热以善后：此为兼治善
后之法，火性炎上，最易耗伤阴液，佐用沙参、麦冬
顾护肺阴，若有痰热，配川贝、竹茹清热化痰，以除
痰热互结之弊，防热邪复灼［4］101。
4.2　佐金平木——滋肺阴以平肝木　王旭高擅长
应用清金制木法，也常采用佐金平木法抑制肝木。
佐金平木即通过滋养肺阴，强化肺金对肝木的克制
之力，肝木亢盛时，直接伐肝可能伤及肝体，而通过
补肺金以增强对肝木的制约，不失为一种间接而温
和的治疗策略，治疗肝病需跳出“肝病肝病唯治肝”
的局限，善于利用脏腑间的生克关系实现治疗目
的。对于肝气及肝风太旺、肝阴又虚而出现的头
痛、发热、口干、心悸，王旭高认为此时虚实夹杂的
情况下，直接伐肝或重镇潜阳，极易进一步耗伤本
已不足的肝阴，故通过培补肺金，以甘润平和的北
沙参滋养肺阴，佐金以平木，再辅以归身、白芍、枣
仁养血滋阴。心悸乃母病及子所致，酸枣仁、茯神
入心经，养血安神，针对心悸之症，冬术、陈皮培土
以固本，土旺则木无所乘，风阳自熄，稆豆皮养血健
脾，体现了“用药兼顾疗效与护阴，强调甘润平和”
的治疗思路［4］116。

从肺论治肝病，是运用“金克木”五行理论以
制衡肝木亢逆的典范。王旭高通过清肺热以制肝
火、滋肺阴以平肝木，恢复了肝升肺降的“龙虎回
环”之机。此法在“五脏论治”体系中扮演了“上焦
调控”的角色，为治疗肝火上炎、木火刑金等证提供
了从肺金入手的间接而有效的治疗路径。
5　从肾论治

五行理论中肝为水之子，肾为木之母，病理上
若肾阴亏虚，无法滋养肝阳，则肝阳上亢，出现四肢
麻木、急躁易怒、腰膝酸软疼痛、耳鸣等“水不涵木”
之症。若肝阴亏虚，久病及肾导致肾阴不足，则出
现耳鸣眩晕、健忘失眠、潮热盗汗、遗精早泄等肝肾
之症，肝阴不足与肾阴不足常互损而成肝肾阴虚之
证。在王旭高之前，张仲景详于温肾阳、叶天士精
于滋肾阴，王旭高则将补肾阴、补肾阳均纳入“补母
法”。王旭高认为可用“补母”来治疗肝肾相关疾
病。肝肾阴虚证治疗以“六味合用，三泄三补，以补
肾阴为主”的六味地黄丸或者大补阴丸为代表［11］。
其补益肝肾，多采用生地黄、牛膝、女贞子等中药。
5.1　滋水涵木——补真阴以潜肝阳　王旭高认
为，因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即“下虚上实”所致的头
痛，其核心病机在于肾阴亏虚，水不涵木，导致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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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扰清空。针对此证，他确立了“滋水涵木，潜阳息
风”的核心治法，即以滋养肾阴固其本，平肝潜阳治
其标。其系统性用药经验可总结如下：治本——滋
水涵木，多用甘润滋腻、入肝肾经之品以填补真阴，
常用生地黄、阿胶、女贞子、杜仲、沙苑子等；治标
——潜阳熄风，多用咸寒重镇、入肝经之品以镇摄
上逆之风阳，常用龟甲、牡蛎、石决明、磁石等［4］107。
王旭高常将两类药物有机组合。例如，在治疗巅顶
痛、目眩、腰痛的“下虚上实”患者时，他便以生地
黄、阿胶、女贞子等滋养肝肾，同时配伍龟甲、牡蛎
等平肝潜阳，完整体现了其通过补益肾阴以制约肝
阳的学术思想。
5.2　补火暖肝——补元阳以温厥阴　王旭高认为
疝气虽发于肝，却关乎肾，突破了“见疝治肝”的局
限，针对因肾阳虚衰、阴寒凝滞肝脉所致之寒疝，其
核心病机在于下元虚冷，肝经失温。其治法为温肾
暖肝，散寒止痛。常以肉桂、巴戟天、胡芦巴等直温
命门，益火消阴，从根本散寒［4］261。如“疝气”一门，

“某先天不足，肾气虚寒，膀胱失化，肾囊胀大，疝气
上攻，呕吐不止”。这里的肾囊胀大，王旭高认为是
由于肾阳虚衰、肝经失于温煦、寒凝气滞所致疝痛，
火不暖土，胃虚寒凝，浊阴上逆所致呕吐，其用药以
肉桂、巴戟肉、胡芦巴温补肾阳，峻补下元；配以吴
茱萸、小茴香、荔枝核暖肝散寒，行气止痛；更佐半
夏降逆止呕。此案正是“温肾暖肝”法之具体体现：
肾阳得补，则根本温煦；肝寒得散，则筋脉舒缓；逆
气得降，则呕厥自平。

从肾论治是“五脏论治”体系的根本所在。王
旭高通过滋肾阴以涵养肝木、温肾阳以振奋肝气的

“补母法”，直治病本。此法深刻体现了“肝肾同源”
的理论，针对肝病的虚损本质和久病及肾的转归，
从下焦固护真阴真阳，为整个肝病治疗提供了最深
层的支撑。
6　小　结

通过对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的分析，确立
了一套以五脏生克乘侮关系为理论依托、以整体调
节为根本原则的肝病诊疗思想。从肝论治，系统构
建了以“肝气、肝风、肝火”为核心纲领的肝实证辨
治框架，在叶天士“养血柔肝”基础上，首次系统将
肝虚细分为气、血、阴、阳，使肝病辨证论治趋于完
备。从心论治，主张“泻南补北”，泻心火以折肝木，
养心神以平肝风；从脾论治，深化张仲景“实脾”思
想，通过健脾气、运脾湿、温脾阳以扶土达木，将预

防传变之法发展为治疗大法；从肺论治，承叶天士
“清金制木”治法，进一步区分“清肺热”与“滋肺
阴”两类治法，形成“清金制木”与“佐金平木”并用
的肝肺同调体系；从肾论治，纳张仲景所详之温肾
阳、叶天士所精之滋肾阴等前人经验，系统提出“肝
家虚证，补肾即所以补肝”之“补母法”，补母法分补
肾阴和补肾阳，完善了肝肾同治的理论与方药。“五
脏论治”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为现代临
床诊治复杂肝病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与丰富的治法。
以肝硬化为例，中医认为肝硬化的基本病机为本虚
标实，本虚主要表现为肝肾阴虚、脾肾阳虚，标实主
要表现为气滞血瘀、湿热蕴结、痰浊内阻等。早期
代偿期的治疗以“实脾调肝，气血同治”为核心，此
阶段标实（气滞、血瘀、湿热）为主，但本虚（脾虚）
已现，王旭高“治肝调脾”和“肝气为病，兼证最多”
的思想是此期的总纲。中期过渡期：以“滋养肝肾，
平衡阴阳”为关键。王旭高“忌刚用柔”和“补母法”
的思想成为核心。晚期（失代偿期）则以“温补脾
肾，化气行水”为根本。王旭高“补肝阳”和“补肾
阳”的治法可应用于此期，为治疗终末期顽固性腹
水指明了方向。五脏论治的核心启示在于强调从

“单一治肝”转向“多脏腑协同调理”，兼顾扶正与祛
邪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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